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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传统时代, 鄂伦春族的宏观族群意识受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元素的影响微弱, 它缺乏具体的

认同载体, 表现为抽象的状态。但微观族群意识在鄂伦春族自身特有的族群元素影响下, 呈现出具象化特

征。而当代鄂伦春族宏观族群意识受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元素的影响强烈, 有了具体的认同载体, 由传统

时代的抽象化转向了截然不同的具象化。但在微观族群意识领域已退去了自身特有的族群元素, 由传统时

代的具象化转向了截然不同的抽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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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族群意识是人们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族群共同体的意识, 它既相对独立存在, 又体现在对族群历

史的了解程度、族群语言的使用、族群习俗的遵循、族群组织的依赖、族群信仰、族际交往等方面,

并受其影响。作为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世居族群, 鄂伦春人先祖早在商周时代就参与到中华民族的形成

进程之中, 清初更作为一支八旗劲旅转战黑龙江、新疆、西藏、台湾等祖国边陲, 在传统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的族群格局下, 形成了宏观上认同中华民族、微观上认同鄂伦春族共同体的族群意识。

随着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 留居黑龙江流域的鄂伦春族同胞从原始的氏族、部落状态一步跨入

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之中。那么,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空转换, 当代鄂伦春族同胞的自身族群

意识状况是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对此, 我们拟运用比较方法, 就与鄂伦春人族群意识相关的对族群

历史的了解程度、族群语言的使用、族群习俗的遵循、族群组织的依赖、族群信仰、族际交往等方

面, 进行传统与当代的对比, 以把握鄂伦春人族群意识的变迁状况。

关于比较的具体内容, 对族群历史的了解程度拟选取族名、族源及本族历史传说作为指标, 族群

语言的使用拟选取使用的语种、使用场合作为指标, 族群习俗的遵循拟选取婚俗、服饰为指标, 族群

组织的依赖拟选取组织权威、组织功能为指标, 族群信仰拟选取宗教崇拜、社会理想为指标, 族际交

往拟选取交往心态、交往矛盾作为指标。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 对于传统时代鄂伦春同胞的族群意识情况, 拟采取文献法, 借助建国初期关

于鄂伦春族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展开研究; 对于当代鄂伦春人族群意识情况, 拟采取问卷法, 对鄂伦

春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调查。在实地调查上, 我们以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的 70名鄂伦春族

群众为样本, 于 2007年 7月在对族群意识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 60份。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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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族群意识的微观具象化与宏观抽象化

  新中国建国之初, 鄂伦春族在知识传承上还主要表现为口述文化, 父母和长者主要通过向年轻人

讲述适于口述的历史传说故事, 来传授生活经验和人生体会, /一些擅长讲故事的人在民间享有很高

威望0¹。因而, 族名、族源及本族群历史传说广为人知, 人们都能说出本族群的来源, 都熟悉本族

群历史传说, 崇尚猎人的鄂伦春族史诗 5摩苏昆6 也为当时的人们所津津乐道。但其对中华民族族

源的了解依靠的是外部的历史知识输入, 这无法来自其族群自身, 只能通过国家组织的学校教育。而

建国初期鄂伦春族尽管经历过零星的学校教育, 可毕竟入学者甚少, 尽管他们知道自己是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一员, 但在总体上并不了解中华民族的族名、渊源及历史传说。

鄂伦春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 ) 满语族, 也存在着一些外来语或从相邻民族语言借入的词, 但一

直以来都处于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状态。鄂伦春族群内部也因居住地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方言。在

祈祷、祭祖等场合都使用较为难懂的神词、神语。即便在清代, 也只有个别人熟悉作为官方语言的满

语。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 尽管由于日常贸易、政治管理的需要, 部分鄂伦春人能够使用汉语,

但只是在与外界交往时使用, 日常使用的仍然是鄂伦春语。

在婚俗上, 直至 20世纪 60年代, 鄂伦春人仍然倾向于与本族通婚。1963年对鄂伦春聚居的黑

龙江省黑河市新生乡新生村全村的统计表明, /鄂伦春族娶汉族姑娘为妻者有二人, 娶满族姑娘为妻

者一人, 而鄂伦春族姑娘嫁给汉族的有四人 0º , 异族通婚之少可见一斑。鄂伦春人的婚姻在传统上

由父母决定, 婚姻关系的确定在于仪式的举行和社会的承认, 而与国家法律无关, 即使是在建国之

初, 法律上的登记确认也基本流于形式。同时, 在婚礼仪式上也与汉族及其他族群不同, 留有部分娶

新郎等母系氏族时代的遗风。在服饰上, 由于长期以来的食兽肉、衣兽皮的狩猎文化及与外界相对隔

绝, 鄂伦春族同胞即便在建国之初享受国家布匹补贴的情况下, 仍大量穿戴民族服装, 尤其是猎人的

服装更是以兽皮衣物为主; » 而作为那个时代国服的中山装、列宁服尽管在内地广为流行, 甚至成为

新时代新公民的象征, 在鄂伦春人中间却较为罕见。

清代以来, 鄂伦春地区实行以氏族组织 ) ) ) 莫昆为基础的路佐制, 并多是将莫昆达 (氏族长 )

任命为佐领, 尽管有国家因素的参与, 但基本权威仍然是来自莫昆达的权威。莫昆达管理氏族内部事

务, 每年召开氏族大会, 以接续族谱和解决氏族中的重大事宜。而莫昆的基本生产、生活单位是乌力

楞 (家庭公社 ), 乌力楞由塔坦达 (家族长 ) 领导狩猎生产和处理家族内部事务。 / 1950年前, 据不

完全统计, 在大、小兴安岭地区, 沿黑龙江和嫩江几十条支流分布着约 150个鄂伦春人 -乌力

楞 .。0¼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 鄂伦春地区仍然延续路佐制, 鄂伦春人的基本活动单位仍然是乌力楞,

仍然过着氏族公社生活, 氏族组织也仍然发挥着现实功能。库玛千鄂伦春人的最后一位佐领孟守路,

解放以后没有任何职务, 但库玛千人有什么事情仍然请他决定, 日常纠纷仍然请他调停, 与其他氏族

部落的重大交往活动仍然请他出面, 甚至在他 1965年去世之前仍然一直被库玛千人尊称为佐领。½

从精神信仰上看, 鄂伦春人的传统信仰既包括日月星辰及风雨等自然崇拜, 熊、虎、狼等图腾崇

拜以及祖先崇拜, 也包括对在祖先崇拜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代表祖先神灵的巫师 ) ) ) 萨满的崇拜。而萨

满由于担当着通过祛邪、治病来为人们去除苦难的职能, 更获得了普遍的社会信仰和支持。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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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45年, 仅逊克县新鄂村和新兴村地区, 就先后出现萨满 27个。¹ 相反, 由于接受国家正规教育

的人员极少, 又通过氏族组织接受中央政府的管理, 鄂伦春人对国家层面的思想信仰非常陌生。即便

是建国之初在鄂伦春地区进行了免费并加补助的学校教育并加强了政府管理, 鄂伦春人对社会主义思

想的了解仍然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 鄂伦春人在族群交往心态上有着很强的自我限制。尤其是由于此前在与满族、

汉族等其他族群的不良商人的交往中常常处于不利状态, 甚至发生过族群层面的利益冲突, 鄂伦春人

对其他兄弟族群经常心怀戒备。而这其中最严重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 /竭力挑拨鄂伦春族人们与汉
族人们作为, 非常阴险狡猾地说: -不要怕汉人, 我们给你们做主 . 0º。除非为了生活之必要, 鄂伦

春人一般不主动与其他族群交往。但他们基本上都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汉族等其他族群是自己的兄

弟, 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大力地支持、参加东北抗日联军, 对日本人等外国人有着天然的心理界限。

鄂伦春人的微观族群意识是其对于自己归属于鄂伦春族群共同体的意识。鄂伦春人不仅认同鄂伦

春族群, 还熟悉鄂伦春的族名及族源, 使用鄂伦春语言, 遵循鄂伦春族习俗, 依赖鄂伦春族氏族组

织, 信仰鄂伦春族的自身信仰, 且在族际交往时有着浓重的鄂伦春情结。这就表明, 鄂伦春族的微观

族群意识并非仅是抽象的认同, 它还在鄂伦春族自身特有的族群元素的影响下, 呈现出具象化特征。

宏观族群意识是鄂伦春人对于自己归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尽管鄂伦春人认同中央政府权威,

将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但他们不了解满语、汉语等官方语言, 不熟悉中华民族的族名及族源,

不遵循主流习俗, 不依赖来自国家的行政组织, 不具备国家层面的思想信仰, 在族际交往时也缺乏来

自中华一体的心态和情感。这就表明, 鄂伦春族的宏观族群意识受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元素的影响微

弱, 它缺乏具体的认同载体, 仍然表现为抽象的状态。从而, 传统时代鄂伦春族族群意识的基本特征

跃然纸上, 即微观具象化与宏观抽象化。

二、当代族群意识的微观抽象化与宏观具象化

  较之传统时代的族群意识, 基于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的调查表明, 当代鄂伦春族的族

群意识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尽管国家已将鄂伦春族历史纳入了鄂伦春中小学的历史教育, 但对于鄂伦春族的渊源, 在被调查

的 60人中, 比较熟悉的 10人, 约占 16%; 一般熟悉的 15人, 占 25% ; 不太了解的 35人, 约占

59%。对于鄂伦春族的历史传说和族群象征物的熟悉程度, 比较熟悉的 11人, 约占 18% ; 一般的 15

人, 占 25%; 不太了解的 34人, 约占 57%。对讲述鄂伦春族历史传说的感觉, 比较愿意的 9人, 占

15%; 说不清楚的 14人, 约占 23% ; 不太愿意的 37人, 约占 62%。而对于中华民族的渊源, 比较

熟悉的 30人, 占 50% ; 一般熟悉的 17人, 约占 28% ; 不太了解的 13人, 约占 22%。对于中华民族

的历史传说和民族象征物的熟悉程度, 比较熟悉的 20人, 约占 33% ; 一般熟悉的 28人, 约占 47%;

不太了解 12人, 占 20%。对讲述中华民族历史传说的感觉, 比较愿意的 25人, 约占 41% ; 说不清

楚的 21人, 约占 37%, 不太愿意的 14人, 约占 23%。

在语言使用上, 尽管国家早已编写了鄂伦春语教材并纳入了鄂伦春中小学的课程体系, 但目前能

够较好使用鄂伦春语的只有 11人, 约占总量的 18%, 且年龄都为 55岁以上; 另外 49人基本上只能

使用汉语, 约占总量的 82%, 年龄都为 54岁以下; 而能够熟练使用汉语普通话的为全部样本 60人,

占总量的 100%。能够较好使用鄂伦春语的 11人中, 经常性使用鄂伦春语的只有 3人, 约占总量的

28%; 一般性使用的 4人, 约占总量的 36%; 几乎不用的 4人, 约占总量的 36% ; 在家庭内部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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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鄂伦春语的 1人, 占总量的 9% ; 老人之间使用的 10人, 占总量的 91% ; 无人在日常工作中

使用。在家庭内部交往使用鄂伦春语的 60人, 占总量的 100%; 日常工作中 60人, 占总量的 100%;

老年人之间 60人, 占总量的 100%。

对于婚姻中择偶首要条件的 6个选项 ) ) ) 感情、才能、相貌、性格、家世背景、所属民族, 将

/感情0 作为第一选择对象条件的 45人, 占总量的 75% ; 将 /才能 0 作为第一选择对象条件的 15

人, 占总量的 15% ; 相貌、性格、家世背景及所属民族无人选择。对于婚姻决定权, 由当事人双方

自己决定的 28人, 约占总量的 46% ; 由自己和父母共同协商决定的 32人, 约占总量的 54% ; /由父

母决定 0 这一选项无人选择。对于婚姻关系的确定标志, 认同国家法律的登记确认的 51人, 占总量

的 85%; 认同婚礼仪式和社会承认的 9人, 占总量的 15%。在日常服饰方面, 选择穿通行服装的 60

人, 占总量的 100% ; 无人选择穿民族服装。对于民族服装的穿戴场合, 选择参加本民族节日庆典、

进行交流活动时的 60人, 占总量的 100% ; 无人选择在日常生活中穿戴民族服装。对于穿戴民族服

装时的感受, 比较自豪 16人, 约占 26% ; 说不清楚的 26人, 约占 44% ; 不太想穿的 18人, 占总量

的 30%。

在社会组织上, 对于目前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存在鄂伦春族的族长权威这一问题, 回答不存在的

60人, 占总量的 100% , 无人回答存在。对于目前是否还召开家族大会, 回答不存在的 60人, 占总

量的 100% , 无人回答存在。在目前生产活动的依托上, 选择依托政府的 60人, 占总量的 100%, 无

人选择依托鄂伦春族群。在目前日常事务的处理上, 选择依靠鄂伦春族群的有 13人, 约占总量的

21%; 选择依靠政府的有 39人, 约占总量的 79%。在目前家族内部事务的处理上, 选择依靠鄂伦春

族群的有 16人, 约占总量的 27%; 选择依靠政府的有 44人, 约占总量的 73%。

对于目前是否有对自然物或动物的图腾信仰, 回答是的 3人, 占总量的 5% ; 回答否的 57人,

占总量的 95%。对于目前是否经常举行家族性的祖先祭祀活动, 回答不经常举行的 60人, 占总量的

100%, 无人回答经常举行。对于近期是否听到过有关萨满驱邪治病的事件, 回答是的 6人, 占总量

的 10%; 回答否的 54人, 占总量的 90%。对于是否相信萨满驱邪治病, 回答是的 4人, 约占总量的

7% ; 回答否的 56人, 占总量的近 93%。对于患病是首先去医院还是请萨满, 回答去医院的 60人,

占总量的 100% , 无人回答请萨满。

对于是否愿意同其他族群交往, 回答主动结交、加深理解的 17人, 约占总量的 28%; 回答一切

顺其自然的 43人, 约占总量的 72% ; 无人回答能避就避、尽量不交往。对于与其他族群交往时是否

首先想到自己是鄂伦春人, 首先想到的 8人, 约占总量的 13% ; 想到但觉得无所谓的 18人, 占总量

的 30%; 根本没想到的 34人, 约占总量的 47%。对于在同其他族群成员接触中是否经常发生矛盾,

回答偶尔发生的 43人, 约占总量的 71% ; 回答几乎没有发生的 17人, 约占总量的 29% ; 无人回答

经常发生。关于同其他族群成员之间的矛盾类型, 选择工作冲突的 29人, 约占总量的 48% ; 选择生

活琐事的 31人, 占总量的 52%; 无人选择民族利益冲突。

综观这 6个领域的具体调查情况, 当代鄂伦春族的族群意识状况在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 都较传

统族群意识有了截然的差别。在微观族群意识领域, 鄂伦春人目前已经不再使用鄂伦春族语言, 不再

熟悉鄂伦春族的历史, 不再遵循鄂伦春族习俗, 不再依赖鄂伦春族氏族组织, 不再尊崇鄂伦春族的传

统信仰, 且在族际交往时也不再有鄂伦春情结。这就表明, 鄂伦春人的微观族群意识现已退去了自身

特有的族群元素, 由传统时代的具象化转向了截然不同的抽象化。在宏观族群意识领域, 鄂伦春人不

仅认同中央政府权威, 将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还运用汉语普通话等官方语言, 大多熟悉中华民

族的历史, 遵循中华民族的主流习俗, 依赖来自国家的行政组织, 基本具备国家层面的思想信仰, 在

族际交往时也拥有来自中华一体的心态和情感。这就表明, 鄂伦春人的宏观族群意识受国家层面的中

华民族元素的强烈影响, 有了具体的认同载体, 而由传统时代的抽象化转向了截然不同的具象化。这

也就是说, 较之传统时代的微观具象化与宏观抽象化, 鄂伦春人族群意识呈现出了微观抽象化与宏观

144 社会科学战线# 2010年第 1期#区域历史与文化



具象化的转型。

结   语

  1949年以来, 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理念下, 我国不仅在经济上

对各少数族群同胞予以扶持, 更一直实行专门的少数族群语言、习俗、宗教等政策, 致力于少数族群

自身文化传统的保护和发展。然而, 在现代化的浪潮下, 整个中华民族各个族群的文化传统都发生了

由分立到一体的渐变。现代化进程推广了汉语普通话, 普及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知识, 生成并拓展了新

的习俗风尚, 组织了强有力的行政系统, 建构了社会主义思想信仰, 更将国内的所有族群都纳入一体

化的交往之中, 并且这种国家层面的新生文化随着现代化脚步的推进而影响日深。

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与一体化, 不可避免地让鄂伦春族传统文化淡出了日常生活。鄂伦春语言不再

为鄂伦春人使用, 鄂伦春族群历史不再为鄂伦春人熟悉, 鄂伦春氏族组织不再为鄂伦春人依赖, 鄂伦

春日常习俗和传统信仰不再为鄂伦春人所拘泥, 鄂伦春情结也不再为族际交往所囿。与此相伴的是鄂

伦春文化传统, 在民族政策保护下走向了象征化与博物馆化。相反, 鄂伦春人的社会生活在现代化进

程中不断地由边缘归入主流。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汉语普通话, 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 遵循新的习俗

风尚, 依赖国家行政系统, 接受主流意识形态, 进行不分族群的交往。

因此, 鄂伦春人族群意识的转型是现代化浪潮下我国少数族群自身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由边缘

归入主流的普遍趋势的必然结果。传统时代族群意识的微观具象化与宏观抽象化的基础, 在于鄂伦春

族传统文化的较完整存在并发挥功能。鄂伦春语言的普遍使用, 鄂伦春族群历史的耳熟能详, 鄂伦春

习俗的日常运用, 鄂伦春氏族组织的存在, 鄂伦春族传统信仰的延续, 族际交往时的鄂伦春情结, 都

使微观的对鄂伦春群体的认同有了具体的内容和载体, 并置宏观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于抽象状态。而

当代鄂伦春人族群意识的微观抽象化与宏观具象化转型, 正是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鄂伦春人从原始的

氏族社会融入了现代化进程, 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致使鄂伦春人一方面在传统文化方面的

内容日益萎缩、功能日益丧失, 一方面在国家层面的族群交往中形成的新文化方面内容日益丰富、功

能日益实用。既把微观的对鄂伦春群体的认同虚化为抽象状态, 又让宏观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拥有了

具体内容和载体而呈现具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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